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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你我皆醉死不得？”
“因为陈某明日要做一桩大

事体，不就还得麻烦伍兄哩！”
“小事体，让在下做什么，陈

兄只管讲出！”
“就做这个，”陈炯指下自己

的身体，“万一在下玩砸了，这一
百多斤，还得麻烦伍兄寻个地方
埋了，免得便宜野狗！”

“这个好说，”挺举显然完全
喝高了，根本没明白陈炯说的是
啥，只管接腔，“陈兄这想玩啥花
样？”

“狗日的巡抚拿到在下几个
兄弟，明日监斩，在下这去宰了那
厮，救出兄弟！”

陈炯此言出口，唬得顺安一
口菜卡在嗓眼里，噎得脸红脖子
粗，两眼大睁着盯向陈炯。

二人说话声音极高，全然忘
乎所以了。

“阿哥，”顺安这也呕出卡嗓
之物，狠扯挺举衣襟，压低嗓音，
带着哭腔，“你这是要……”比个
手势，“杀头哩！”

“哈哈哈哈，”陈炯猛然爆出
一声长笑，顺手扯过头上辫子，眼
珠子四下乱抡。

挺举盯住他问：“陈兄欲寻
何物？”

“你的兄弟说得极是，”陈炯
朗声应道，“在下就是革命党，奶
奶个熊哩，今儿我姓陈的这先革
他一命了！”看向顺安，“兄弟，寻
把剪刀来，看在下把这狗日的辫
子咔哒剪去！”

“陈兄爽快，”挺举应声附
和，“剪剪剪，在下这也剪掉它狗
日的！”

“阿哥！”顺安哑起嗓子，声
音严厉。

“苍天在上，”陈炯将手中辫
子连抖几抖，“在下当着两位兄台
之面，对天起誓：陈炯此生，不仅
要剪掉这根长辫子，还要剪掉千
千万万大汉爷们的长辫子！”看向
顺安，“兄弟，剪刀呢？不是让你去
拿剪刀来吗？”摇摇晃晃地站起
来，“好好好，兄弟不拿，在下自个
寻去！”

陈炯刚走两步就扑通倒地，
呼呼大睡起来。这边挺举也将下
巴搁在桌上，沉沉睡去。远远候在
边上的小二叫来掌柜，嘀嘀咕咕
一阵，掌柜扫来一眼，与伙计将二
人分别拖进房间。

顺安看得真切，迅即灵醒，
假作醉酒，顺手提起包袱，脚步踉
跄地跟到挺举房里，就地一躺，呼
噜作响。有人关牢房门，脚步远
去。

听到脚步声没有了，顺安忽
身爬起，悄悄开门，跟到外面，果
见掌柜与小二正在商讨是否报官
的事。

顺安忙回去叫挺举，可无论
如何折腾，挺举只是不醒。顺安急
了，拿到一只脸盆，悄悄开门，猫
腰溜到湖边，舀来一盆凉水，照头
浇上。经这一激，挺举总算醒了，
不无懵懂地看着顺安。顺安扯他
快走，挺举追问因由。顺安无奈，
只得压低声音，将事体一五一十
急讲一遍，再次扯他快走，不然就
死定了。挺举的酒这也完全醒了，
二话不说，急到陈炯房间，却也是
死活扯他不起。顺安早已包袱在
身，催他抛下这个祸事精，离开这
个是非之地。挺举却似没有听见，
又是捏，又是拧，费尽九牛二虎之
力，总算把陈炯整醒了。陈炯还没
明白怎么回事，远处响起脚步声，
听声音，不知有多少兵勇奔客栈
而来。显然，从大门出去已不可

能，顺安急了，飞脚踹开窗户，扑
通跳下，挺举一手扯起陈炯，将他
拖到窗边，猛力推下，急又折回门
口，将门闩牢，返身跳窗，与顺安
一道，将陈炯架起飞逃。

三人在夜幕掩护下由城墙
的缺口处缒出，来到郊外乡下。翌
日晨起，顺安外出打探，听闻清兵
已在凌晨之时封住城门，正在城

中四处搜捕。直到此时，陈炯方信
昨夜是死里逃生，拱手谢过挺举
和顺安。

三人由水路辗转来到湖州。
顺安上岸，发现这里也在捉拿陈
炯，且画像上竟然多出一副络腮
胡子。看来，陈炯老家也不可待。
听闻陈炯有意前往日本投孙中
山，挺举说服顺安，三人弃船，沿
乡路夜行晓宿，往奔上海。

为之一惊的消息
从宁波回沪后，鲁俊逸动用

所有资源，连续探测数日。无论是
善义源还是润丰源，均未听到任
何反馈。麦基洋行的那批货物也
让老潘他们抖落得干干净净，倒
手之间净赚三万余元。

俊逸长出一气，却也未觉出
轻松，因为他的心头仍旧压着一
桩大事，就是泰记何以突然在他
钱庄里存放十万两银子。

俊逸从老潘口中得知，泰记
把银子存入后，再无音信。老潘也
有打问，但在钱庄存银取银是客
户的权利，何况泰记存入的是三
年期，茂升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俊逸越发不敢掉以轻心。他
深知，在这个只有真金实银才能

说话的上海滩上，既没有无缘无
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丁
家拥有财大气粗的银行，却将银
子莫明其妙地存入他的庄里，背
后必定有个说辞。

俊逸与老潘议论良久，终也
未能议出个所以然来。

这日晨起，俊逸在收拾从老
家带回来的行李箱时，看到伍家
的镜湖双叟字画，似是想到什么，
叫来齐伯，叫他寻来工具，将字画
挂上。

齐伯挂好画，俊逸站在几步
开外，正在欣赏，电话铃响了。

“是合义兄呀。”俊逸拿起话
机，眉开眼笑，“呵呵呵，电话一
响，就想到是你……是哩，我回去
看看老夫人，这刚回来，正说要去
望望你哩。啥事体？……好哩，我
这就去。”

俊逸放下电话，提起黑包，
转对齐伯道：“齐伯，我这出去一
下。啥辰光你得空，你在后院腾间
屋子，备好床铺，近日或有客人。”

齐伯问道：“是男眷还是女
眷？”

“男眷。”
“啥辰光到？”

“吃不准哩。如果不出意外，
当在这几日。”

“好咧。”
祝合义与俊逸差不多年岁，

是甬东定海人，子承父业，以经营
五金为主，兼营或入股钢铁、纺
织、自来水、面粉、水产等业，打的
是裕字牌，麾下有裕慎、裕新、裕
原等十几家店铺，在甬商中本来
仅次于查家，只是近几年才被俊
逸赶超。祝合义在甬商中相对开
明，对后来居上的鲁俊逸非但没
有嫉恨和排斥，反而引为知己，私
底下往来不少。

俊逸被管家一路领到收藏
室，见合义手拿放大镜，正在饶有
兴趣地欣赏挂在墙上的三幅字
画。

“啥宝物，惊惊乍乍的。”俊
逸凑过去。

“俊逸，来来来，”合义递上
镜子，“我刚搞到三幅字画，过过
你这法眼。”

俊逸推过镜子，挨个欣赏，
目光落在第三幅上，一看署名，眼
睛睁大：“镜湖双叟？”

“怎么样？”合义颇
为自得。 27

连连 载载

随笔

夜空里飞逝的那颗星
雒应良

去年夏秋交替的一天，我在北京燕山脚下
参加中央纪委的一个学习班。临近子夜，一阵
急促的手机铃声将我的睡意驱赶得无踪无影，
大学同学杨家卿来电告知我刘老师去世的消
息。刹那间，一种无法言状的悲伤油然而生。

上世纪 70年代末，我和全国成千上万的热
血青年一起参加了全国高考。进入校园，我和
同学们深感这个梦想实现得艰辛，更加懂得珍
惜所拥有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先不说图书
馆丰富的藏书和整洁幽雅的校园环境，单是不
乏名家荟萃、造诣颇深的教师方阵，就足以使
刚从高中门步入高校门的同学们尽情燃烧与
释放青春的激情。更为骄傲的是，我那时有幸
成为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刘文炀教授
的一名学生，并从此与刘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
生情谊。

记得初次聆听刘老师讲巴金专题课的时候
已至冬天。那天上课铃声刚过，教室门被轻轻
推开，走进了一个看上去 40来岁、中等个头、体
态微胖的中年人，一张略显严肃的方形脸上，布
满着不苟言笑的神情。他轻轻地摘下灰色围
巾，在黑板上用流利的行草板书写下了自己的
名字，几句简短的自我介绍话语过后，他便开始
讲巴金的处女作《灭亡》的创作背景。我曾想，
这样一个矜持的老师肯定既严肃又古板，无非
是照本宣科再交代一些阅读篇目而已。没想
到，他那带有河南封丘地方口音的娓娓道来和
充满激情的语言，彻底颠覆了我和同学们对他
的传统判断。“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一个出
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从小目睹封建大家庭内部
腐败堕落、钩心斗角的黑暗生活的热血青年，怀

着对封建专制主义摧残罪恶对封建制度、封建
家庭的痛恨和对自由生活的热情向往，决然离
家出走，于1927年至1928年赴法国留学。入夜
时分，身处异国他乡，巴黎圣母院的钟声轻轻地
叩击着这位青年的心扉，于是，这位青年作家便
在孤独与寂寞中完成了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

《灭亡》……”他绘声绘色、引人入胜的讲解，立
即把同学们带入了巴金跌宕起伏的思想波澜之
中，我和同学们也分明一同聆听到了巴黎圣母
院那悠扬的夜半钟声。

课堂上的刘老师与他的表象仿佛判若两
人，只见他轻轻地挥舞着手臂，滔滔不绝的旁征
博引和左右逢源，渐渐洪亮的声音震动课堂，两
只不大的眼睛流露熠熠神采，神情激动的脸上
不时放着红光……那时的他，就宛如一块硕大
的磁铁，紧紧地吸引着同学们的注意力和无数
双眼睛……下课铃声响起，他便又恢复了刚进
教室时的神态，从容地围上围巾，把教案和书本
往腋下一夹，又沿着来时的脚印离开教室。

听了刘老师的几次现代文学课，我不能不
被他的渊博学识和讲课艺术深深感染，也从此
喜欢上了现代文学这门专业课。

刘老师讲授的现代文学课具有神奇的艺术
感染力，也使我完全地体会到了现代文学的价
值，以至于最大限度地引领我去浩瀚的书海中
尽情地吸收营养。时有周末时间或者晚饭后，
他在校园东北角的平房家里便成了我最好的
去处，他的卧室兼书房的陋室又成了我的第二
课堂。他也常常告诫我说，要多读书，读好书，
同时要学会处理好精读与泛读的关系，所谓精
读，就是对那些必读和值得重读之书，反复研

读，细细品味，用心体会，直到消化吸收，为我
所有，为我所用。这是做学问的人不可或缺的
基本功。所谓泛读，就是广泛的浏览。这对开
阔眼界，拓宽知识面非常必要。鲁迅先生曾劝
习文的青年不妨读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学理
工科的青年不妨读点文学方面的书，用意恐怕
就在于此。还要会读书，比如研究郁达夫的创
作历程和心路历程，就不能不读《日记九种》。
遵照老师的要求，我到图书馆读了郁达夫的

《日记九种》，这本书不仅使我了解了一个有血
有肉、有爱有恨、家国情怀兼备的立体形象的
郁达夫，而且为我了解掌握这位卓有才气的作
家奠定了基础。以至于我参加工作多年后，向
一位研究郁达夫的专家提出自己的见解时，对
方立时向我投来惊讶的目光。我莞尔一笑，那
时，也真正明了与体味到老师曾经的谆谆教导
和良苦用心。

几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我被分配到了豫
西北的一座城市工作，但社会生活并非向我呈
现玫瑰般的色彩。告别校园，告别了校图书馆
后面我常常读书的芬芳四溢的丁香园，理想与
现实的碰撞，常常使我茫然无措。捧起这本一
时难以读懂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无助时我曾
致信向刘老师寻求解题之法。他在很短的时间
内便飞鸿传书，赐我答案：帮你再复读一遍孔子
名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
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懂吗？我懂
了，从此我按照老师给出的题解去生活，去工
作，去学习，去做人，去充实自己，去矫正自己。
参加工作三十多年来，恩师之教诲，一直令我感
慨不已，受益至今。

散文

山谷随想曲
李阳波

山 谷 轻 轻 推 开 燠 热 的 云 与 水
气，适时让蝉声鸟声浮升上来，次第
溶化在迷茫的暮色。山里的黄昏，
竟不是想象中那样宁静。聒噪的草
木虫鸟，混合着湿闷的空气，侵袭这
微风的山头。仔细聆听，这场豪华
的宁静却有着无法说清楚的秩序。
不知是何种禽鸟的声音，在此起彼
落之间暗藏着一种节奏。我无法理
解那是属于求欢还是呼唤，在相互
共鸣中传出的旋律，维持着一定的
时间距离。

大自然的合唱，大格局的演出，
应该是不需要事先的精心设计。我
侧耳辨识怎样的回声来自怎样的位
置，终于也情不自禁为它们暗暗打
着节拍。我看不见任何一个演唱
者，窝藏在林内的禽鸟当然也不知
道我参加了合奏。渐渐的，我假想
自己是一位指挥者，禽鸟似乎是随
着我手势而发出声音。沉浸在没有
曲名的音乐里，我的内心也升起一
支高亢的颂歌。有某种感动战栗着
我的灵魂，坐在山头，我竟是这么投
入而专注。你大概听不见我的歌
声，也懒得问我究竟在陶醉什么。
但是，你从来不会怀疑我的投入而
专注。

你熟悉我那种执着的脾性，一
旦做了选择，就很难动摇。就像我
参加禽鸟的大合唱，集中意志去辨
认每一个音符。低沉的主音，传自
左边山坡的林中。紧接着，右后方
的树丛就会报以清脆的回音。大约
静止数秒后，右下方的乔木悠然撩
起两声等长的共鸣。如是周而复
始，不信你听看看。不要让那失控
而乏味的蝉声扰乱你的判断，把那
些噪音过滤掉，你就清楚听见一支
黄昏奏鸣曲。

我已习惯穿越噪音，去追求真
正的旋律。山外的学问与世事，不
也都暗藏各自的一定秩序。我专注
地寻找那样的秩序，找到恰当的共
鸣者。共鸣，既是感应，也是感动，
纯然是出自内心深井的一种回响。
坐在书斋里，面对着层叠的书籍，不
也是在寻找频率相应的音调吗？坐
在众人中间，接触各种情谊的朋友，
不也是在寻找音色和谐的对谈吗？
众书寂寂，总会不期然放射出一个
声 音 ，等 待 着 辨 识 而 终 至 产 生 共
鸣。那样的时刻，并不可能俯拾即
得。走过整排的书架，穿越拥挤的
厅堂，有时不免是赢得一个空间的
心情。

当我说共鸣时，指的是生命的
深沉感动。我追求的知识与学问，
如果不能使我的灵魂发生战栗，不
能使我的情感产生饥渴，则手上捧
读的书籍就会成为负担。知识的累
积，从来就不是为了身外的名位或
荣耀，而是为了滋养生命的色泽与
质感。知识就像爱情，往往使人勇
敢无比，并且产生力量，付诸真正的
行动。我敢于改造自己的思想，勇
于转变自己的生命轨迹，完全是出
自魂魄的震颤与生命的觉醒。我汲
取的文学知识，具备的历史意识，甚
至是我参与过的政治活动，都是对
我的土地所产生的一种共鸣。在时
代的大合唱里，我毕竟从未缺席。

坐在这霞光逐渐稀薄的山头，我
听见鸟声慢慢稀疏，蝉声也有了疲
态。我知道这支黄昏奏鸣曲已经接
近尾声，山林的音乐美宴终于到达需
要收拾的阶段。只是我体内的共鸣
仍不止息，暮色浓稠，袭来的寂静夹
带着一支看不见的颂歌。告别山头
时，我是一片轻轻推开山谷的晚云，
是一支流淌在林间蜿蜒的歌声。

知味

游北海 食沙虫
侯 坤

生在内陆城市，我对海鲜有一种近乎崇拜的
向往。到了北海，自然更要品尝一下这驰名全国
的海鲜大餐。走进一家海鲜酒楼，刚步入大厅，
一行人的目光就被一旁众多的玻璃鱼缸吸引
了。里面种类繁多的海鲜，鱼虾蟹自不必说，单
是我们叫不上名字的品种，就有不少。

一行人正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地欣赏着
这些千奇百怪的海洋生物，忽然人群都聚集到了
角落里一个并不起眼的塑料桶旁。围观者不时
发出莫名其妙的赞叹或是惊讶的声音。我凑过
去一看，着实也吓了一跳。

塑料桶内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许多巨型蚯蚓
一样的生物，看着这些生物不停地蠕动，我感觉
脊背有些发凉。说实话，这种生物的“外貌”实在
不佳，聚集在一起，看起来更是令人微微作呕。
一些女孩也凑过来围观，甚至不由得发出了惊恐
的尖叫。问过服务员后才知道，这种“巨型蚯蚓”
其实也是一种海鲜，而且在全国都赫赫有名，叫
作沙虫。众人一番感慨，纷纷表示：这种东西我
可是绝对吃不下。

开始点菜了，听着服务员对沙虫的介绍，几
个馋嘴的人开始心动了。据说，这沙虫学名方
格星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于生存环境要求十
分苛刻，一旦海水污染便无法生存，因此有“环
境标志生物”之称，绝对绿色健康。更为重要的
是，这沙虫味道极为鲜美，其味道不逊于海参、
鱼翅等名贵海鲜。而且这沙虫富含蛋白质、多
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有抗病毒、防癌、调节免
疫等食疗功效，人称“海洋中的冬虫夏草”，足见
其营养价值之高。“真这么好吃这么有营养？咱
要不也尝尝吧。”有人喊道。众人也不似之前那
般抗拒这沙虫了，于是便点了一道沙虫牛鳅鱼
汤和一份沙虫干。

菜上来了，几个胆大的先动起了筷子。吃
了几口后，都大赞沙虫味道鲜美。其他人也终
于按捺不住，抛却最后一丝心理上的顾忌，纷纷
品尝起来。这一尝不要紧，沙虫的鲜美完全超
乎了众人的想象，不一会儿，沙虫干就被吃得一
干二净，汤罐也被喝得见了底。此时，许多其他
的菜品众人甚至还没顾得上品尝，足见沙虫美
味的吸引力。

见我们由心怀顾忌到大快朵颐，转变得如此
之快，服务员也忍不住调侃起来：“每一次客人刚
进店时，都会说这沙虫我绝不会吃一口，可每一
次真正动起筷子后，最先被一抢而空的，也总是
这沙虫，您说有趣不有趣？”众人原本正沉浸在对
沙虫的鲜香的回味中，听他这么一说，都不由得
哈哈大笑起来。

诗二首 蒋长青

新书架

《细说盛宣怀家族》
干琛艳

本书为近代上海第一豪门盛宣怀家族的历史
纪实。作者多年来遍寻资料、勤作访问，东飞日美、
南下港台，参阅大量文档，挖掘珍贵口述史料所
得。作为洋务运动的一员干将，盛宣怀一生亦官亦
商，亦中亦洋，创造了中国洋务史上十余项“第一”，
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影响极大。本书采用纪实文
学的形式，且图文并茂，引人入胜。细分十四章节，
从江淮一带常州盛氏说起，以盛宣怀为主轴铺开海
派豪门网络。盛宣怀八儿八女，或风流，或多情，子

女又都与豪门联姻，互相攀附。盛氏家族在两百年
间繁衍了八代子孙，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动
荡，可谓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盛恩颐、盛爱颐、盛
方颐等，都是十里洋场的宠儿，盛老四的车牌4444，
七小姐与宋子文的恩恩怨怨，都为老上海所津津乐
道。20世纪50年代，盛氏家族全面衰落。但盛家后
人如盛毓邮、盛毓度、盛承慧等，不仅靠自身奋斗重
振了家业，更是乐于回馈社会，投身慈善，盛氏家族
在社会发展潮流中沉淀、稳步向前。

掌故

食言
阎泽川

在生活中，人们常用“食言”一词比喻那些说话
不算数、不讲信用的人，你知道吗，这里面还有一个
典故呢！

春秋时期，鲁哀公从越国返回鲁国，大夫季康子
和孟武伯赶到鲁国南部边境去迎接他。当时，大夫
郭重为哀公驾车，见到季康子和孟武伯后，郭重提醒

哀公说：“这二位嘴里的坏话多着呢，请主公详察。”
君臣见面之后，哀公设宴款待。孟武伯很讨厌

郭重，于是边饮酒边说：“郭重，你为什么长得这么
肥？”季康子插话说：“郭重跟着主公辛苦奔波，可是
孟武伯却说他长得肥胖，该罚酒！”

鲁哀公想起季康子和孟武伯屡次违背诺言、不
肯接自己回国的事，于是指桑骂槐说：“是食言多矣，
能无肥乎？”意思是这个人吃自己的话多了，能不肥
胖吗？季康子和孟武伯听出了鲁哀公话外之音，脸
上讪讪的无言以对。这次饮酒，搞得大家都很不高
兴。从此，鲁哀公和大夫之间开始互相憎恨。此后，
人们就用“食言”来代指不信守承诺的行为。

山水（国画） 胡若思

圣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外廊（油画）布廖克

开封府

一把大印开门，门开两扇是湖
一浊一清浸染外围，湖底有鸣锣开道
几任府尹多为贤士，帝王难眠雪夜造访于此
明月几时有开始流放，途中无人理会月里月外的事情
先忧天下后乐天下那帮文臣，开始集中泼墨
脚步点点滴滴，用祥符调传唱汴梁

书法菩提

身比黄花还瘦，墨和纸相敬如宾
花在早晨里洁净盛开，节拍宽容渐弱或渐强
字是字的佛
砚台花开，任何念头都可以如释重负
笔端凝聚着容颜，流在一条施洗的河里
心海在想象和企图之间反复徘徊

指尖相拥而泣舞出一片惊鸿，笔墨宁可白白流淌
肌肤如宣，怎样皈依那个朝代的繁盛


